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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飞担任总编审的《梅花红桃》正在东方

卫视、北京卫视等播出，长篇《苏州河》《昆

仑海》首发《人民文学》《收获》后，先后出

版单行本，近日又推出《海飞自选集》中短篇

小说4卷本。海飞创作的谍战系列聚焦自我青

春与时代洪流交汇的命题，通过嘉宾之间的对

话，让读者了解优秀谍战剧有什么要素，作家

如何以“故事力”驾驭小说和剧本的“双线写

作”，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探索着文学天空

下的故事海。

优秀谍战剧不可缺的要素是深情

王雪瑛：最近出版的《海飞自选集》是4

部中短篇小说的集结，不同题材不同笔法的

驳杂，氤氲出你的文学气场和故事海洋。回

望近30年的创作历程，你的创作是否有着阶

段性的变化？如何捕捉到“谍战”这个创作

中的关键词？你如何看自己创作的发展变化

与坚守不变？

海飞：我编剧的《旗袍》在2011年热播，

一些影视公司开始向我约稿。同年，我还写了

长篇小说《向延安》，主人公金喜从想成为优

秀大厨到成为顶级特工，这些作品现在有了标

签：谍战小说。2011年是我创作的转折年，谍

战题材给了我更大的发挥空间。此后我又创作

了《捕风者》《麻雀》《惊蛰》等，2017年开始

我又陆续创作了“古代谍战”《风尘里》《江南

役》《昆仑海》。

我的写作经历了三个阶段：2010年之前的

现实叙事，2010年迄今的谍战叙事，正在推进

的南方悬疑叙事。“南方悬疑”称为“迷雾

海”系列，以发表于 《人民文学》2022年的

《台风》 为开篇，已被爱奇艺纳入迷雾剧场。

不论写作题材如何变化，我始终是在写人，对

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与剖析，写在不同处境、

时代与环境下，人性之中的良善与阴暗，纠结

与挣扎，困境中对自我的认知，对人生的突

围。我在小说创作中乐此不疲，细枝末节都展

现出对人性的迷恋。“迷雾海”系列将是我今

后重要的创作方向。

王雪瑛：吸引力是受众对谍战剧的预期，如
何避开各种耳熟能详的套路和形式，以独特性

和新鲜感发挥吸引力也是主创们费心思虑的问

题。你积累了丰富的谍战剧创作经验，但每遇

一部新剧，依然会有必答题：这部剧靠什么取

胜？你对正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等播出的《梅

花红桃》有什么评价？优秀谍战剧有什么不可

或缺的要素？

海飞：我担任《梅花红桃》的总编审，这
部剧的故事着力点无疑是生活与谍战的融合，

梅花与红桃是一对夫妇的特工代号，夫妇不同

的身份代表不同阵营的较量、决战和冲突；而

夫妇又代表情感、共生与合作。这两种截然不

同的核心要素，要求谍战情节推进时，不能只

专注于事件本身，更要兼顾特工任务和计划，

在“夫妻”这种特定关系中的别样推进。在创

作时不能从单场角度去判断功效，而要在剧本

中细密如织地进行情感铺排。剧本创作如同织

造一张连绵的网，情感与谍战要连绵不绝，相

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优秀谍战剧最不可或缺的

要素是“深情”，这种“深情”不是单指爱

情，还有兄弟情、战友情、同志情、家国情怀

和信仰之情。《悬崖》中的周乙可以和家人一

起去苏联，但他仍是抱着赴死的决心，返回哈

尔滨救下莎莎与顾秋妍，这是他的深情、信仰

和担当。当周乙在墙下被执行枪决时，他抬头

望着阳光那一瞬，那一回眸胜过所有言语。

上海的磅礴与瑰丽是文艺创作富矿

王雪瑛：有位剧作家说，人生就是一个剧
本，自己所有的写作，剧本里所描绘的内容和

融入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其实都是对自己

人生和所处现实的隐喻。人生的剧本和我们用

文字塑造的剧本是相互融合、相互衬托的，可

以相互诠释的。你有同感吗？《向延安》《麻

雀》《惊蛰》《醒来》《捕风者》《苏州河》等作

品中的人物身份各异，在烽火硝烟的生死较量

中，彰显热血青春和坚定信仰，在惊心动魄

的刀光剑影中，展现家国情怀和英雄气质。

你特别心爱的人物是谁？他们的身上寄予着你

的英雄情结？

海飞：去年，我重新修订了长篇 《向延
安》。今年，《向延安》被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购

得话剧改编权。在重新修订时，我发现自己再

次爱上了金喜，他身上有很多现在年轻人的影

子。金喜参加进步话剧团，但是他在集体里默

默做事“不响”。他原本有机会第一批去延

安，因为和秋田一家相识就开始了潜伏。面对

喜欢的人的质问，他又“不响”，这时的“不

响”从性格的内敛，变成了因为保密而选择隐

忍。他在一步步成长，他的“不响”让人看着

心疼。最后他一生也没有去成延安。他的爱

人、家人、朋友，也离他远去。与其说我最心

爱的人物不如说我最心疼的人物是金喜。

小说家有一个天赋是对细微变化的感知

力，对细节的捕捉能力。小说家虚构了一个个

人物后，越来越明白了“世事无常”。小说中

的人生，让我体验了多种人生，这里不仅有英

雄情结，也有生活中所有的酸甜苦辣。在思绪

万千的脑海里，看到虚构的影像，体验多重人

生，这是小说家的幸运，在人生海洋中获得的

特别奖赏。

王雪瑛：上海，是一座被无数次表现过剧情
的城市。除了古谍系列，你的谍战作品中的故

事，几乎都发生在上海，为什么对上海情有独

钟？你如何理解城市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海飞：诸暨是我的精神原乡，上海是我的
文学故乡。我母亲是上海人，少年时我的寒暑

假在杨浦区龙江路度过，弄堂里住着扬州人、

绍兴人、南通人和宁波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汇

聚过来，操着各不相同的口音。我喜欢这样的

“汇聚”，所有汇聚是一种“潮”，澎湃而有

力。小说何尝不需要这样的“劲道”。那时我

除了爱在附近的沪东工人文化宫闲逛，就沉迷

在舅舅的书架前。后来我写小说和电视剧《麻

雀》时，外祖母家附近的新沪钢铁厂、六大埭

菜场都被我写成地下党接头地点。

上海这座城，是文艺创作的富矿，有着庞

大的资源，潮起潮涌，多少人间事都在谈笑间

奔流，兼容着烟火弄堂与巍峨都市。上海的细

枝末节都是最好的创作资料，磅礴与瑰丽共

存。地域文化是作家创作的底色。城市蕴藏着

无穷的秘密，城市有多大，城市小说就有多

大。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就是一座城。城市文

学是多元的世界，不同的读者会看到小说中对

应的自己。身居上海时，我热爱提篮桥那一带

的阳光，和外祖母家只有四站路的车程。这也

许是我和城市文学的距离，看上去不远，但永

远在前方。

王雪瑛：古谍系列继《风尘里》《江南役》后，
你又推出长篇新作《昆仑海》。这类作品的创作

缘起，创作的难度体现在哪里？经过这三部作

品的创作，你的写作有怎样的提升？

海飞：开始创作“锦衣英雄”系列前，我翻阅
了大量明史等历史书籍。真正的创作难度并非

是对历史事件的逼真叙述，而是如何虚构一个

凌空而起的故事，如何在人物群像塑造与事件

推进节奏上标新立异。《昆仑海》等作品主要人

物众多，派系林立，而谍战创作又讲究草蛇灰

线，伏脉千里，如何树立众多人物与推进主线叙

事之间的铺排是创作的难度。

这三部小说的创作是我在新类型新题材创

作中摸索前行的范例。《昆仑海》在人物设置、故

事构架等诸多方面，都有提升。这是一组特别

的人物关系，容易生发故事；这也是相对稳固的

故事构架，各色人等在此间上演恩怨情仇、家国

大义的情节。小说扎实的故事中有着丰沛的情

感，也有着绵密、冷峻中透着诗意的语言。有时

候我以为自己是一名古代侠客，穿行在树丛一

样繁密的小说中。

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关键在于人物

王雪瑛：“故事”生长在小说的创作与审美
中，故事性强和人物强的小说易于成为影视剧

的母本。你从哪一年开始小说创作与剧本创作

的“双线写作”？依据你多年双线写作的经验，

说说你对编织故事的理解，善于编织故事是成

功驾驭小说和剧本两种文体的关键吗？《昆仑

海》扉页上题写的“故事海”，是你倡导的小说创

作的理念，请解读“故事海”。

海飞：判断一部小说是否易于成为影视剧
母本，最关键还是看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是

否剖析了人的精神内核，让读者和观众看到了

人性和人心，认识了“人”。《人世间》改编自

梁晓声同名小说，编剧王海翎将人生百态写得

扎实，充满了温暖与感伤的岁月感，没有以起

伏跌宕的故事来博眼球，是丰富的人生滋味让

观众有了强烈共鸣。打动读者内心的小说才是

好小说，才适合改编。

2009年我开始写《大西南剿匪记》剧本，

2010年我创作电视剧《旗袍》剧本，从此开始

了左手小说，右手影视的双线写作。这样的写

作让我痛苦又畅快，沉浸在汪洋的故事海里，

沉浸在每个角色的挣扎与纠结中，有些像吃辣

椒，辣得你生疼，又让你畅快。相比于故事

性，我更以“故事力”来说事。“故事力”是

用精彩故事剖析人性，用故事解析人的精神内

核，用故事构建不同人生，传达人生经历中的

各种况味。具备一定“故事力”是写好小说与

剧本两种文体的关键，这种力量，一半靠天

赋，一半靠后天磨练。

“故事海”提倡“让小说有精彩的故事”。

从文学价值来说，故事能让文学传得更广，流

得更远。而文学气象和故事海洋是一种要求，

也是一种目标：故事中充满着文学性，文学中

包含着好故事，这就是我提倡的“故事海”。

王雪瑛：作为作家的小说创作，对你的剧本
创作有怎样的影响？剧本创作对你的小说创作

又有着怎样的影响？长年的“双线写作”实践

中，你有着怎样的甘苦？什么是你需要突破的

瓶颈？

海飞：小说提供了文学气息，类似娴静女
子坐在花园长椅上的气质。如果故事是小说骨

骼的话，那文学语言、对白、场景描写等，就

是血肉。小说家写剧本，会让剧本更充满弹

性，文学的质感与意蕴。创作剧本要构建人物

关系，构架故事，所以在谋篇与布局上需要有

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

结构会十分稳固，妥帖与有力。

作为小说家与编剧的双线写作，我同样面

临着左右手互搏时不协调的矛盾。写小说时，

我更在意留白，特别在意落笔第一句带来的韵

味；写剧本时，更在意戏剧冲突与人物张力，

不需要太多的闲笔，讲究干净利索。但凡优秀

剧本一定是充满文学性的，好小说也会有一个

天下流传的故事。我常年撰写谍战剧，求新是

特别重要的任务，而求新又何其艰难，求新并

不是只要人物换个职业，叙事换个角度，这不

叫创新，只是换了一层皮。谍战剧有着创作方

法和规律，我想能发力创新的是人物关系和剧

作表达的主题。

——关于海飞小说与剧本创作的对话
对话嘉宾：海飞（作家） 王雪瑛（本报记者）

在文学的气象中，在故事的海洋里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上海的老旦不但要
会唱，还要会表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老旦

三王”之一王梦云说道。昨天上午，今年85岁高

寿的王梦云时隔12年再开山门，在上海京剧传习

馆喜收十名弟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

陈少云等都来到拜师仪式现场，共同见证海派京

剧薪火传承的动人时刻。

仪式开始，上海京剧院一团青年演员、弟子

何婷作为代表为王梦云送上鲜花，十名弟子向恩

师三鞠躬，行拜师礼，并共同献上拜师礼——一

幅逼真的王梦云油画剧照，王梦云则赠送学生珍

藏多年的舞台经典人物形象的剧照合集。此次

收的十名弟子都是在王梦云身边成长起来的老

旦人才，不仅有来自上海京剧院、上海昆剧团的

老旦演员，还有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戏曲学

校的青年教师以及闵行区群众艺术馆的戏曲辅

导骨干。“梦云大姐的表演传神感人，难以用言语

表述。”尚长荣在见证词中说道，“台上的青年才

俊不仅要研究梦云老师的艺术，也要学习她刚正

不阿的品格。”

王梦云最为人熟知的艺术形象莫过于经典

现代京剧 《智取威虎山》 中的“李母”一角。

对于老旦演员的培养，王梦云有着自己独到的

见解。“老旦唱的都是真声，需要一副好嗓子，

声音既要能高，也要能低。”除了强调基本功唱

念之外，她常常提醒学生们要读斯坦尼体系的

表演理论书、要多看话剧，“京剧演员虽然比话

剧演员多了‘唱’这一手，但也不能完全凭技

巧，我们要演人物，讲究的是表演”。王梦云喜

欢看 《红灯记》《磐石湾》，她认为这些戏有

“创造性”，“要创造性地塑造人物，就必须深深

地扎根生活”。

近几十年来，王梦云在舞台和讲台上同时

发光发热：作为京剧演员，无论在传统京剧，

现代京剧，还是新编历史京剧中，都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戏曲教育家，她在上海戏

曲学校培养的92级、97级毕业学生大多进入上

海京剧院，成为院团的中坚力量，包括王珮

瑜、傅希如、蓝天、郭睿玥、杨扬、田慧、杨

楠、郝帅、郝杰等。回忆起在任上海戏曲学校

校长的八年，就是四个字“以校为家”。“学生

六点半上早课，我会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看。”

她的严格是出了名的，“发现不用功的学生，我

会当场指出，这也让他们有些怕我。”对于授课

教师的高要求也不例外，“老师怎么能坐着，只

有亲身示范，手把手地教，学生才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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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 《钟馗嫁妹》，演的不是钟
馗，也不是嫁妹。

关于《钟馗嫁妹》这部传统戏，电
影导演黄蜀芹在《人 · 鬼 · 情》里作出
的呈现，具有至今无人可及的前瞻性和
现代性——舞台上的女性进入男性的世
界，扮演男性英雄，成为女性的拯救
者，而现实中的她孤立无援，陷入性别
身份的困境。珠玉在前，话剧《钟馗嫁
妹》里钟馗的妹子轮回转世38次，每
一世在人间重复“哥哥救妹妹”的戏
码，纯是套路了。

归根到底，这不是关于变化了的语
境里的“钟馗嫁妹”，而是在传统戏台
上传承一代又一代的骨子老戏。同样由
毓钺编剧，《钟馗嫁妹》是《戏台》和
《惊梦》 的故事随着时间进程的延续，
是当代生活中的“戏台惊梦”。

传说照进现实的鬼故事相遇最有时
效性的社会话题“电信诈骗”，充满喜
感地拼贴出具有时代感的“戏台”背
景。从侧幕走到戏台中央的，是“五庆
班”和“和春社”的后辈。沧海桑田，
戏班变成院团，伶人变成文艺工作者，
艺术和艺人的困境仍在继续。

这个剧本最大的看点是用一种自然
的、松弛的方式，把戏曲和戏曲工作者
引入了一部时代戏的话剧。非常难得
能看到这样一个文本，不把传统戏曲
当作东方主义的民俗，不把戏曲工作
者当成悬浮于时代的奇观，“钟馗”的
戏和演钟馗的人是现代生活里理所当
然的一部分，就像观众每天在呼吸的
空气一样自然。

哪怕唱着中古的忠孝节义，隔着上
场门和下场门，侧幕的那一边，卸妆后
的年轻演员和爆款电视剧里的男演员是
大同小异的打工人。在夸张谐谑的剧情
框架里，戏曲院团和戏曲传承者的真实
生态被展开了，梨园世家的“传人”被
祛魅，编剧以带着同情的诚实，坦荡荡
地揭开了高雅艺术帷幕后面的心酸和荒

诞，年轻演员不争气和传统衰微之间，
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互为因果。神仙
的金手指能让演员和观众都梦回戏曲的
黄金时代，但神仙也眼睁睁看着这些剧
种剧目没落至此，谈笑间，喜剧的讽刺
力量也是拉满的。
《戏台》 里说“祖师爷传下来的

戏不能改”，《惊梦》 坚持“应了的戏

就要演”，到 《钟馗嫁妹》 的“求神
仙不如靠自己”，这大概可以看作是
传统艺能的励志三部曲。骨子老戏
《钟馗嫁妹》 到底有多好看？这在整
出戏里没有正面出现，它成了一个迷
人的“麦格芬”。以至于戏散场时，
谁不想立刻重温裴艳玲巅峰时的 《钟
馗嫁妹》 呢？

柳 青

《钟馗嫁妹》是当代生活的“戏台惊梦”

文学聚光灯

话剧《钟馗嫁妹》演出照。 （主办方供图）

制图：李洁
电视剧《梅花红桃》剧照。


